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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岭南师范学院文传学院 张文举

我的大学同学薛世昌君要出版一本名为《写作学杂论》

的论文集了，嘱我一定要给他的这个“小册子”写个序。

同学情谊，万难推托，恭敬不如从命。

我与世昌兄是西北师范大学（时称西北师范学院）中

文系 1982—1986四年的同窗，我们有幸一起度过了我国 20
世纪 80年代初那一段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美好岁月。毕

业后，我回到了庆阳，在当时的庆阳师专（现在的陇东学

院）工作；世昌则回到了天水，在当时的天水第二师范学

校任教。从大学毕业到现在，33年里，我们只见过一次，

是 2008年夏天在天水，当时，他已经从他原来就职的天水

师范学校，调动到了天水师范学院，而我也调动到了广东

的湛江师范学院（后更名岭南师范学院）。那是一次愉快的

旅行，我游历了陇上江南天水，拜谒了羲（伏羲）皇（女

娲）故里，当然也见到了世昌兄。

这次晤面让我得知：他在师院中文系教授的主要课程，

是写作。对此我觉得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觉得应该如此。

世昌兄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已操习写作，并有诗歌发表，

工作后更是以写作作为自己教书之余的修炼方式，主攻现

代诗，偶涉散文随笔，同时感悟着文学的基本原理、锤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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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写作的基本技能、体认着语言的迷人堂奥。“十年磨一剑”，我相信他在大

学的讲台一定会理论联系实际、以语言拥抱生活、用灵魂寄身技术，在叫作

“写作”的这门课上一试其霜刃。

天水一别，虽然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我们互

相之间信息的沟通与交流确实方便了许多，通过博客、微信，我也随时地留

意着他公之于众的文字，比如他以“薛世昌”为署名的学术性文字、评论性

文章和以“雪潇”为署名的诗歌、散文以及以“河西尉”为署名的微信按语

（他的微信按语往往会以标志性的“就这”二字为结），甚至能看到他写的消

息、古体诗、对联等。凡斯诸种，给我的感觉首先是“得体”——得其文体

之宜，亦即写什么像什么。他这一对不同文体不同特点的把握，我相信，那

一定是得益于他所从事的写作教学。他一定是在一边教学生进行文体的特点

辨识、文体的分类训练之同时，也教会了他自己、提高了他自己。而他文字

的内涵也是越来越沉郁、知性、学理化——作为一名大学老师，这样的发展

似乎也是合逻辑的。说到他文字的特点，由于他是以现代诗的写作为“文学

初恋”的，所以他的所有文章，字里行间总会闪动着诗意的光与影。

他的文字是如此，然则他的写作课上得怎么样，我却是不得而知——这

个应该只有他的学生才知道，然而，能够想象的却是：罕有学生能够认得出

并且道得明。好在有他的关于写作学的文字在，循此可以推知他写作课的境

界，一定不比寻常，自有路径。

我知道，世昌兄准备出版的这本书里所有文章所论述的所有内容，无疑

都是他在多年的写作实践、写作思考、写作教学过程中真切体会的记述、普

遍经验的总结、个人感悟的理性熔铸。其中有关具体写作操作的论述，引起

了我格外的注目。写作学在“学术”二字中偏重于“术”，而世昌兄所关注的

“术”，实在是具体而微、真切实在的，比如文章标题的创制，比如文章外在

品相的设计，比如日常生活中对上下联的判断与张贴，比如并列结构中语意

重心的位置，比如比喻这种修辞手法之于写作尤其是文学写作的重要性，比

如忽然一停的语言的行进法，再比如他受新闻学“DEE”结构的启发而总结

的“主观的延宕”之写作规律……这一切，非局内操刀者——真有写作实践

者——莫能道也，更非照本宣科的那些“空空道人”所能知晓，它们无疑会

对学生的写作行为产生具体实在的指导作用，也无疑会对其他写作老师的写

作教学产生启发和帮助作用。书中尤其让人敬佩的是，面对无限神秘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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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诗写作，他也敢于破除其神秘，剔抉其要领，比如他讨论的现代诗写作的分

行问题、现代诗歌写作中思维的操控问题——他分明已在研究自由诗的控制

论。这一切，可以设想，应该已经渗透到了他的具体生动的写作课教学活动

之中了。他的学生有福了。

我注意到书中的每篇文章都是已经发表了的，那么，他肯定应该还有许

多关于写作的体会和感悟，正在思考与总结的过程中，还没有成形，还不能

面世，也就没有选入本书。我相信他的写作同行一定希望早日看到他更多的

关于写作学的专论。

甘肃地处西部，是经济落后的弱小省份，但在文化上，尤其在当代诗歌

写作上，绝对是大省。这一点，在我们 20世纪 80年代初读大学的时候，就是

事实了，有独具特色的《飞天·大学生诗苑》为证。《大学生诗苑》汇聚了全

国诗坛的青年才俊，影响相当大，对甘肃诗歌的创作也无疑发挥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单以我们的母校西北师大而言，当年的重要诗人就有彭金山、张子

选、阿信、桑子、叶舟、唐欣、雪潇等，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坚持写作到如今，

并且广有影响，如叶舟、阿信等，曾屡获大奖，而世昌兄也是其中成绩不菲

的一员。近年来，他陆续惠赠于我的大作不下五本，有散文，有论著，当然

也有诗集。拜读世昌的诗集以及其他著述，佩服于他的才情、共鸣于他的思

想之外，更对其勤奋和认真留下深刻印象。他的文字，都是一个字一个字，

老老实实地写出来的；而最关键的尤其是，它们是过心过脑走心走肺的心血

之作，肺腑之言。

而他执教的课，心下窃以为未能施展其长才——文学。他是诗人啊，应

该教授文学课，尤其是现当代文学。虽说世昌教授写作课是得天独厚、得心

应手，没的说，但毕竟，他的天地可以更宽广些，马在羊圈里如何跑得开。

所以借此机会，我真心祈愿他以后能有机会教授文学课，如此，他的学生将

会是双倍地有福了。

关于写作学的思考以及实践，世昌兄让我谈谈个人的看法，自忖谈不出

个所以然，就尽量少谈吧。下面只从文字的具体操作层面，说一点个人小小

的切身体会：

第一点，古典汉语功夫之于现代汉语写作的根基意义。俗语“熟读唐诗

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道理归道理，真正去践行

道理者，却不一定很多。小时候，我受家庭影响，相比同龄人，于古典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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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文章下过一点功夫，也就是说背诵过较多篇目；大一那年，配合古代汉语、

古代文学等课程，更是下过一点猛功，诸如《离骚》《淮阴侯列传》《项羽本

纪》等长篇诗文，都是背诵过的，《千家诗》加上王相的诠释，从头到尾也全

部背诵过。早年间常听人说，古文底子好，就会写文章，起初不是很理解，

很长时间里也一直觉得自己并不会写。直到大学毕业五六年后的一天，突然

间发现自己有点开窍了，才知道以往的功夫没有白费，只是从消化吸收，到

外在显现，需要一个过程而已。事实确实是：如能对古典汉语有一个好的积

累，在现代汉语的写作，尤其在词语和句式的选择、语感的拿捏等方面，则

会有独到的优势。词语和句子是有温度、有颜色、有气味、有轻重的，要真

正进入一种语言，就得进入这种语言的温度、颜色、气味和轻重的细致敏锐

的感觉里面，不然，终究是个门外汉。而是否拥有这种感觉能力，得从古典

汉语方面老老实实下功夫，长期地培养涵咏，没有投机取巧的捷径可走。

第二点，写作中的语感。有深入的文字经验的人，可能都知道一个小技

巧，就是边写边读，边读边写，直接感受当下写下的文字的声韵和节奏。这

个读，需要“出声”——默默地出声，在心里模拟性地出声，以保持你写下

的文字有一个连贯统一的内在节奏和风格。在这个读的动作里，字词的斟酌、

句子的选择、句读的起止等等，都会恰到好处地流动至笔端，遂得字顺而文

从。

之所以敢在世昌兄面前瞎扯以上的所谓体会，不是自己做得有多好，而

是因为世昌兄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他的文字的古典功力、语感的分寸拿捏，

在明眼人那里是一看便知的，是得之不易的。

最后，回忆大学时与世昌兄交往的几个片段，来收尾这篇不好意思的序。

大学四年，我们有所交往，虽友好，但不密切，可能因为都有点自我吧。

记得的关于世昌兄的第一件事，是在宿舍里听来的。有一天，有人一进门就

愤愤然说，这个薛世昌怎么这个样子……听了几句，原来是老薛参加一个什

么所谓的集体活动，似乎不太配合，而且还回怼了负责其事的女班干部。我

当时只是觉得就那点事，讲述者愤愤然似乎大可不必，不过我记住了“薛世

昌”这个名字。想起数年前，记不清是老薛还是老方，拉我进大学班群，刚

说了几句大白话，而且也没说几句，就有当年的大姐、如今的大妈径来警告

直至围攻我，说是影响到伊人“安度晚年”。我最后知趣退出，老薛也一起退

出。人和人的难以“沟通”，年轻时想不到，总觉是兄弟姐妹，其实心性的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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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哪，是那么的深，这“沟”哪里能够“通”得了呢？

记忆中关于世昌兄的另两件事，是我亲历的。一件是大一冬天的一个中

午，吃过午饭，他拉我去操场踢足球。那个时候，我对体育不感兴趣，对足

球，不用说更是一窍不通了，但记不起来为了什么，好像是体育课当时正教

足球吧，总之他拉着我一起踢了一个中午。我自然是胡乱踢了，但他踢得很

认真很用心，边踢边教我，最后我们都出了一身汗。多年后，我还记得在冬

天的篮球场内踢球时飞扬的尘土，以及蓝天下温暖明亮的阳光，还有远处围

栏边吹过来的微风。第二件，是我借读过他的一本书，是高尔泰的《论美》，

应该是在大二的暑假里。这本书是我的理论起步书，高先生优美的带有体温

的理论文字，给我留下了至深至切的印象，从此开启了我的哲学以及后来的

神学之旅。多年后，那本上面规正大方地印着白色黑体“论美”二字的、黑

色封皮的书，仍然清晰地烙刻在我的心里。而我只要想起这本书，就会想起

世昌兄。高先生是老实人，世昌兄也是老实人，老实人做老实事，老实人也

自有老实人的福报。高先生如今远在美国，已安顿下来，迎来了平静幸福的

晚年；世昌兄如今虽然在大西北的偏僻一隅做着普通的教书先生，但他早已

有一个平静幸福的家。平静、幸福、充实，这就是老实人的福报！

2019年10月26日于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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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列结构的语意重心何在

语言的结构不同，其功能也将不同，比如，词的偏正

结构，其实早已暗示了语言是有重心的，即使在并列的语

言结构中，并列者，也只是一种表象，实际上也还是有重

心的。语言学上所谓偏义词，其实也暗示了并列结构中语

言重心的存在。

换言之，语序不同，其语意也便不同。如“茶花”与

“花茶”、“奶牛”与“牛奶”，如民法规定中“不能完全辨

认自己的行为”与“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再如曾国

藩之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等，均为语序不同因

而致使语意也不同的典型例证。对此显而易见的语言常识，

人们还是比较注意的，但人们却常常忽略了并列结构中的

语序问题，认为既为并列，则可以随便地罗列，“朝三暮

四”似乎就可以等于“暮四朝三”。甘肃凉州酒厂在给自己

的产品“皇台酒”做广告时，就曾经有过一句因忽视并列

结构的语序而导致的一个明显语言错误的广告语：“北有皇

台，南有茅台”。

从表面上看，“北有皇台，南有茅台”，不过是南北二

“台”之并举而已，孰先孰后似乎是无关宏旨的，但稍有语

言知识与经验的人则会发觉：倘站在甘肃凉州酒厂的立场

··001



写
作
学
杂
论

上看，则这句广告语就是错误的，是在事实上给茅台酒厂做了广告的，是应

该改为“南有茅台，北有皇台”的——如果茅台酒厂要倚重于甘肃的皇台酒

来给自己的酒做广告，当然就没有改的必要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要从并列结构中的语序说起。

在大量的并列结构的语言现象中，各并列成分之间确实是无所谓语序的，

是可以任意罗列的，比如在下面的这句话中，A、B、C、D、E这五个部分就

是可以任意罗列的：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

阵（A）最正确、（B）最勇敢、（C）最坚决、（D）最忠实、（E）最

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语）

但是在更多的并列结构的语言中，各并列成分的排列，却有一定的规律，

因为在并列结构中各并列成分之间所谓的并列与平等，其实只是指它们在语

法作用上的并列平等，如上例中的 A、B、C、D、E，在给“空前的民族英

雄”做定语、对“空前的民族英雄”起修饰作用这一点上，它们之间是没有

主从关系的，是平等的，因而也才是并列的。但语法作用上的地位平等，并

不等于在语序上就可以任意罗列，随便处置。并列结构的语言中各并列成分

之间的语序，在我们的语言实践中，常常遵循着以下几个基本规律：

1.依照一些约定俗成的方式来排列

有许多并列结构的语言次序，是依人们的语言习惯来排列的。如“东南

西北中”，如“男女老少”，如“阴阳”等等，对其语序的先与后，我们讲不

出多少道理，似乎不这样排列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们在实际的语言操作

上也没有去做随便的排列，而是无意识地遵循了习惯的顺序，顺从了习惯这

个巨大的力量对我们语言行为的制约。再比如“介绍”和“绍介”，它们的语

序虽不同，但其语意却一致，可以随我们的意去做任意的排列，然而我们在

习惯的力量下，还是较多地使用了“介绍”而没有使用“绍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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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据各并列成分程度的变化而排列

比如苏轼的词句：“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它就是依数词的

由三而二、由二而一的递减次序排列的，尽管“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

尘土”的语序，与作者所要表达的诗意相差无几，但由于前文既有了“春色

三分”的“三”，则由三而二，再由二而一的语序，显然更为流利，更宜于表

现由高而低的语气和情绪，倘若写成了“春色三分，一分流水，二分尘土”，

虽然于意无损，但语势上的“＼”型马上就变成了“V”型，流畅马上就变成

了塞滞，一泻而下马上就变成了回旋翻卷，如同语调上的去声马上就变成了

上声。另如贺铸的词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

雨”其中并列关系的各部分的排列，依据的也是作者所写空间范围的由小到

大的次序。再如有这样一句话：“我曾在《中国文学》、《甘肃文学》、《天水文

学》等处发表作品一百多篇”，话中各报刊的排列次序，就是先国家级，后省

级，再地区级，它依据的是刊物的级别之由高到低。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排

列，只要程度变化方向一定，就不再于中途变化方向，一般不做小、大、小

型或多、少、多型的混乱排列。

3.依据说话人的立场来排列

说话人的立场，也就是说话的角度，往往决定着并列结构中各并列成分

的语序，如：“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

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毛泽东语）由于毛泽东是站在中国革

命的立场上的，所以，这一立场就决定了他讲话时的上述语序。有一个同志，

在我党的会议上讲了这么一句话：“蒋介石要以反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我党革命

的两手”，人们闻听此言，马上就觉得他在讲话时没有注意自己的立场和说话

的角度，因为他本来该把话说成“我党要以革命的两手来对付蒋介石反革命

的两手”。甘肃凉州酒厂的那一则错误的广告，之所以错，原因之一就是也站

错了自己的立场，没有注意自己说话的角度，因为倘站在贵州茅台酒厂的立

场上看，则这句广告语就又成了十分正确的了。

4.依据事物的自然时序来排列

如“我们必须重视并办好小学教育”这句话，其中“重视”的自然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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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办好”的自然时序在后，故表现在语序上，“重视”就必须先说而

“办好”必须后说。如“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

下”，如“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都是依据

事物的自然时序来排列的，就是曾国藩氏当时认为不妥的“屡战屡败”以及

经他改动后的“屡败屡战”，也都是依据了自然的时序，战而后败，败而后再

战，其间不正流动着“时间”二字么？而时间不正是最自然的一个时序么？

借此机会，我想为曾氏一辩。

对曾氏之改“屡战屡败”为“屡败屡战”，人们向有非议，说是曾国藩在

这儿玩弄了一个文字技巧，是出于其政治上谎报军情、欺上瞒下的需要而做

出的和政客耍手腕同为一辙的一种诡辩。而我认为，当时湘军的战斗实况确

实是“屡战屡败”，但也确实是“屡败屡战”，所以，战报之起草者的“屡战

屡败”和曾氏的“屡败屡战”都对，但都对了一半，都错，也都错了一半，

是真正的“各执一端”，而在当时最准确也最完整的表述，当是：“虽屡战屡

败而屡败屡战”，当时倘能如此表述，则于下属之起草，当有所肯定，又于曾

氏之周详，也当有所显示，更重要的是，既可以表现湘军当时战斗之艰苦，

信念之坚固，也不致让曾氏落一个欺上瞒下的后世之讥评。

5.依据语意重心即语意的侧重点来排列

此乃本文论述的重点。

在讲杜甫的著名诗句“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时，我国著

名的学者周振甫先生就说：杜甫的这两句诗，是“采用描写句，把重点放在

香稻与碧梧上，是侧重的写法”。我认为，“侧重”一语，只可以用来揭示写

作过程中作者的企图，而不能指出语言的事实中语意应有的侧重点。由于我

们永远面对的是一个语言的事实即语言的成品，所以，我借用一个概念——

重心——来对语言的事实进行分析。因为“重心”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已然

的事实，而“侧重”只是一个动词，是一种企图，是对“重心”的移动。

在并列结构的语言中，其并列各部分之间的排列，往往会根据其语意的

重心的位置而决定其排列次序，而语意的重心，往往会落在最后一个并列成

分上，我把这种现象总结为并列结构中语意重心的后置。

在诗文起兴处，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如郭小川《青松歌》的第

一节：

··004



并
列
结
构
的
语
意
重
心
何
在

三个牧童，

必讲牛犊；

三个妇女，

必谈丈夫；

三个林业工人，

必夸长青的松树。

因为此诗的题目是《青松歌》，即全诗的主要意思是写“青松”的，是要

“侧重”地来写“青松”的，所以，在具体行文时，作者就以青松为文意之所

归落，为其重心，表现在语序上，就是先言牧童和妇女，最后言林业工人；

如果这首诗的题目不是《青松歌》而是《丈夫歌》，依据上述规律，则这一节

中的“三个妇女，必谈丈夫”句，就应该排在最后而不能再排在中间了，因

为中间这个地方，不是语意重心之所在。

何士光的小说《乡场上》里，有一处文字，写农村妇女罗二娘和任老大

家的因事发生纠纷，让据说当时在场的冯幺爸做证，以辨是非曲直，而偏袒

罗二娘的曹支书，对冯幺爸说：“你真在场，就说在场，要是不在，就说不

在。要向人民负责，对任老大家的，你要负责，对罗二娘呢，你当然也要负

责！”曹支书是很会说话的，他既用并列的语言结构显示了他的“公正无私”，

却又用语序上的先后向冯幺爸暗示了他的语意重心：你要对罗二娘负责，你

就说你不在场。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鲁迅的名句：“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

亡”，其语意的重心竟然在于“灭亡”。

先生这句话，表达了先生面对丑恶现实的无比愤怒之情，也表达了先生

对“衰亡民族”的强烈失望，但是先生也一定知道这样一个历史的事实：沉

默是自古有之的，爆发也是自古有之的，唯独灭亡是从来没有的，《红楼梦》

可以一直续写下去，生命可以一代一代延续下去，时间永是流驶，人们还得

有一个活下去的希望，所以，先生的话，不应该把重心放在灭亡上而应该放

在爆发上，即应该把次序换写成：“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

沉默中爆发！”先生的气愤心情，我们理解，但是我们更希望先生的话能够给

人希望而不是绝望。先生在同一篇文章的后文中，不是有句云“……真的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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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将更奋然而前行”么？

又如莫泊桑的《项链》。人们对这篇小说的主题，向有争议，或曰是写失

去项链这件事对路瓦裁夫人的虚荣心的讽刺，或曰是写失去项链这件事对路

瓦裁夫人的成全，尽管一个作品的所指与能指往往是有距离的，但是这篇小

说作者的所指却分明是：失去项链这件表面上不幸的事，却恰恰是对路瓦裁

夫人的成全，因为小说作者曾站出来说过一句话：“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

坏你，也可以成全你。”由于在这个并列结构的语言中语意的重心是落在了

“成全”二字上的，所以我们可以分明地看到作者的态度，并可以此来理解作

品和主题。

至如曾国藩不以为然的“屡战屡败”，由于其重心显然在“败”字上，当

然就要为曾氏所不满，而经他修改后的“屡败屡战”的重心又显然是在“战”

字上。即从这一个小小的改动上，我们也可看出，曾氏确为熟知我国语言规

律的一位语言大家。

其他如在对联里：

金鸡辞岁千家喜（上联，“辞”在前而“迎”在后）

玉犬迎春万户歌（下联，“辞”在前而“迎”在后）

怎么样贴对联，或者怎样读对联，在我们这个诗歌与对联的泱泱大国里，

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一个中国人，什么事也不会做，逢年过节，也应该

会贴对联；看了别人贴好的对联，也应该能读出一个大致正确的次序来。然

而，我们却常常能碰到贴错了或者读错了的对联。这种错，从北京错到南京，

从城市错到乡村，可以说是一种极不应该出现的现象。有人说我们中国现在

到处都是错别字，但那不足为奇，中国的字那么多，一般中国人还真的是

“三千汉字认不全”呢，然而，对联却不应该贴错，因为对联的贴法与读法，

其实只有一种。

一副对联，无非由三部分构成：上联、下联、横批。横批自然是贴在上

面中间的，好像天下无人能够贴错认错，其实也是天下无人能够写错——从

左到右写，可以，从右到左写，也可以，以前人们就一直是从右到左写的。

所以只要不把字看颠倒了，天下就真的无人能够贴错。那么问题就只能出在

上联与下联上了。问题正是出在这两个竖条子上。问题就是把应该贴在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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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贴到了下联；把应该先念的，后念了。那么，哪儿是上联的位置？哪儿

又是下联的位置？左边，还是右边？

我的回答是：左边也行，右边也行，关键是要看横批的指向。横批从左

往右写，则左边就得贴上联；横批如果从右往左念，则右边的一联，分明就

得先念。

那么，提在我们手里的那两个竖条子，哪一个又是上联，哪一个又是下

联呢？我们左看看右也看看，总得有个判断的方法吧？是的，是应该有个方

法的，这个方法，就是看两句话里，意义的重心在哪一条上。意义重心所在

的那一联就是下联。比如我们过年贴春联，“辞旧岁”与“迎新春”，显然迎

新春是我们意义的重点——要不我们就不会把过年叫春节了，那么迎新春就

是我们的下联。再比如程咬金给秦叔宝母亲的寿联，“……不是人”与“……

乃神仙”，先抑后扬，“不是人”眼看就是上联无疑，因为它不是意义的重心

而只是后文“乃神仙”的铺垫。

有一个老人，自己给自己的棺材上撰了一副对联。先生A走了过来，诵

曰：“一点灵魂归何处，七尺遗躯葬此中。”先生B过来诵曰：“七尺遗躯葬此

中，一点灵魂归何处？”CDEF等先生不知哪一个诵得正确，向我咨询， 我

说：你们先看那横批，是从左往右写着呢，还是从右往左写着。他们看了横

批，又看我，我说：如果横批是从左往右写的，那么，作者的意思，就是让

我们把左边的，先读，理解成上联，把右边的，后读，理解成下联。ABCDEF
等先生豁然而开朗，说：横批原来竟是先人的一个手势呀！

是的，在对联中，横批正是这样一种手势、一种指引。

由此足见，在并列结构中，语意的重心是常常后置的，与语意重心的后

置相应地，前头的各并列成分无形中要为后文起一种铺垫、映照、对比的作

用，这其实也是并列结构中语意重心的后置规律对与之并列的其他成分提出

的语序和语意要求。甘肃凉州酒厂那则广告语，却正好是本末倒置了，把本

来应该作为铺垫和对照的“南有茅台”四字，反客为主地放在了重心所在的

位置上，而把本该作为重心的“北有皇台”四个字，却放在了不是语言重心

的位置上，把它贬为了侍从的铺垫的角色。

掌握了并列结构中语意重心后置的这一个规律，对我们正确地运用语言

是有着很大的好处的，至少，我们在张贴对联时，就不会把上联和下联搞错

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据此对一些并列结构的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比如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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